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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光晴的上海经验与世界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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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战时日本极具批判立场的诗人金子光晴思想形成的历程中， 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来自于避居

上海时的 “上海经验” 以及遍游东南亚时的个人观感， 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 对上海人的

“利己主义” （ｅｇｏｉｓｔ） 生活态度和 “无政府主义” 式的 “解放” 状态极为欣赏， 从中获得了新的世界观，
也充分感受到所谓文明国度的蛮霸和伪善。 由此， 金子光晴坚持这种 “利己主义” 的立场， 控诉东南亚的

现实， 批判近代文明。 因此， 从 “上海” 这一近代世界帝国主义的矛盾结点来诞生的殖民地城市所获得的

“上海经验”， 悖论性地成为 “脱帝国主义” 的基础和源泉， 从而展开对现代文明批判的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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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代日本思想与上海

上海从 １９ 世纪中叶开始步入国际性租界城

市的行列。 《南京条约》 之后， 上海于 １８４３ 年

开埠， 先后划定了英租界、 美租界、 法租界和公

共租界。 到 １８７０ 年左右， 这里基本具备了近代

都市的设置要素， 往返西欧的邮轮、 西洋建筑、
道路和桥梁、 煤气灯、 医院和学校、 跑马场和公

园等纷纷涌入这座都市。 在由日本出发的定期航

线开航之前， 日本人去西欧必须经过上海。 因此

对于造访这里的近代早期日本人而言， 上海这座

近代都市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准西洋的体验。 不

过， 当时访问上海的日本人仅限于部分官员、 商

社职员和妓女。
上海和近代日本关系的密切化是从日俄战争

之后开始的。 当时日本的纺织业首先正式进入上

海。 随着日本企业的大规模进入， １９０７ 年设立

了上海居留民团。 日俄战争结束的 １９０５ 年， 当

时侨居上海的日本人比 ５ 年前增加了 ４ 倍， 达到

约 ４ ３００ 人， 而到 １９０９ 年就超过了 ８ ０００ 人。 之

后， 由于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人在中国的

地位显著上升， 上海虹口区已被视为一个 “日
本人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 上海日侨人数突破

１ 万名， 把英国侨民甩在了后面。
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的增加也意味着访问者的

人数在激增， 其中兴起于 １９１０ 年的观光产业使

得日本人到访上海变得更加容易。 由日本邮船、
东洋汽船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共同出资组建的

日本交通公社 （ ＪＴＢ： Ｊａｐ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Ｂｕｒｅａｕ） 先

后开发出连结朝鲜、 中国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

观光路线， 也因此涌现出了当时多种多样的中国

旅行指南书籍。 这一结果使日本人造访上海更加

普遍化， 主要路线大致分为 ２ 条： 一条经由朝

鲜、 中国东北地区； 另一条从长崎、 神户和横滨

等地搭乘直达汽船。 进入 １９２０ 年代以后， 从长

崎搭船到上海只需 ２６ 个小时， 这和当时从长崎

坐火车到东京所用时间差不多。 另外， 上海是当

时日本人唯一不需要旅券 （即护照） 就可以前

往的外国都市。
在近代日本， 没有一个外国的城市像上海这

样， 有如此多的日本人到访过并留下很多记录。
从梦想着捞财致富的流浪者， 到跟随民间资本进

出的人群， 还有与日本对华政策有关的大陆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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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军人和政治家， 以及与新闻业有关的当时屈

指可数的文人、 知识分子等等， 实际上有各种各

样的日本人访问上海， 并且用记录留下了他们的

体验。 今天， 我们能看到的有关上海的档案无疑

是这些在历史经纬中诞生的产物。
然而， 在这些保存至今的众多有关上海的记

录当中， 至今仍具有反思价值的作品到底有多

少？ 想到这个问题便不免令人悲观。 且不说村松

梢风仅仅对上海的 “奇形怪状” 感兴趣， 偏执

于关注上海的 “魔都” 特质， 就连在当代日本

被誉为 “中国通” 的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

等人， 虽然笔下描写的上海表现出对于古典中国

的喜爱之情， 但是其中也充满了对现代中国社会

和人民的极度厌恶和嫌弃。 芥川抵达上海码头的

第一印象就是 “不洁本身”。 他印象中 “嘴里蹦

出的具有最初纪念意义的 ‘中国语’”， 就是甩

开车夫时撂下的 “不要” 这句话［１]１２ － １７。 谷崎的

描述也是类似情况。 １９２６ 年， 谷崎第二次来到

上海， 他乘坐画舫沿水路逆流而上， 在观赏江南

风景中感受传统中国乡愁的同时， 还讲到了被革

命所包围的中国内战状况， 在他看来内战只是妨

碍自身旅行的 “革命骚动” ［２]５０。 这些记录者只

字不提中日之间存在的政治矛盾， 以及由此给中

国社会带来的苦痛和困扰， 而强调上海的奇形怪

状或者渲染对于古典中国的乡愁， 就像中国史研

究者野村浩一所说的 “对中国认识失败的历

史” ［３]４７， 这些作品也不例外。
访问上海的近代日本文化人一般的态度可分

为 ２ 种： （１） 半故意地无视中国的半殖民地状

况。 （２） 对中国社会混沌和奇形怪状持有偏执

性喜爱。 不过， 事实上其中也存在通过来自上海

的经验实现思想转变的人物。 内山书店的老板内

山完造， 他的行动就是可贵的事例， 在紧迫的政

治状况下， 他站在两国文化人之间交流的前列，
显示出了文化的力量， 尽管只是一时的； 还有武

田泰淳和堀田善卫， 他们目睹了战败 （对中国

而言是光复） 前后上海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实体

和现代中国的现实， 以此为基点展开战后思想活

动； 再有尾崎秀实等受到上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启发而觉醒， 并投身其中。 这些思想家所具

有的价值即便是在今天也仍然值得回顾和反思。
以上海经验作为方法， 用焕然一新的视角去

看待人类和世界， 金子光晴 （１８９５—１９７５） 毫

无异议是这些思想家当中的一员。 金子光晴是战

时极具批判立场的诗人， 发表了批判日本军国主

义和欧洲文明的几首诗， 二战以后也批判了日本

的天皇制及其产生的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封建体

制。 众所周知， 他的一生饱经沧桑， 他不受制于

任何意识形态， 秉持独立的立场去凝视和批判日

本以及世界， 有着特异的个性。 迄今为止对金子

光晴的研究主要是关注他的战时反战诗和战后作

品， 对于成为他思想形成过程中重要转折点的上

海和东南亚经验， 并不太重视。 然而， 在金子光

晴的思想当中， 把上海和东南亚经验说成几乎是

决定性的重要契机也不为过。 固然， 在上海遇到

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给金子光晴的中国认识带

来了巨大变化， 但是， 成为其思想上更重要转机

的则是他在上海亲眼目睹到中国底层民众的生

活。 摆脱所有人际关系的限制， 不受任何意识形

态的束缚， 这些苦力仅凭唯一的 “肉体” 日复

一日地苟且偷生， 他们的存在体现的是利己主义

（ｅｇｏｉｓｔ） 或者无政府主义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ｔ） 性质的上

海人生活的象征。 金子光晴将自身的状况和苦力

们的生活重叠起来， 获得了透彻的利己主义视

角。 之后， 金子光晴从这一利己主义的立场出

发， 控诉东南亚的现实， 批判近代文明。 在这个

过程中， 很早就在法国抒情诗的唯美主义诗歌世

界当中开始创作活动的金子光晴， 重生为一位新

的诗人。

二、 作为 “避难所” 的上海

在近代日本， 上海所具有的意义因为明治维

新这一转机而发生了很大变化。 文学研究者刘建

辉曾经将其整理为从 “近代国家的 ‘起爆剂’”
转变为 “距离最接近的 ‘乐园’” ［４]９ － １０。 即， 作

为西方信息的窗口， 同时也是实际感受 “文明”
的冲击以及中国半殖民地状况的空间， 上海一度

敦促着日本的国家觉醒， 而近代国家成立以后的

上海则被视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 “自由” 新天

地， 是 “浪漫” 的对象， 充满 “冒险” 机会的

地方。 对于这种变化， 刘建辉作了如下论述：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的上海， 对于作为 “国

家” 的日本而言， 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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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对于众多的梦想 “脱离日本” 的日本人

来说， 这个混沌的都市， 确实是一个距离最近的

“避难所”， 而且是距离最近的 “乐园”。 另外，
明治以后， 实际上有大量的日本人渡航来到上

海， 这些人当中， 除了一部分是政府和军部派遣

的大陆扩张的推进者之外， 大部分人在这块土地

上所要求的， 是它与 “内地” 不同的 “近代”
的存在方式。 也可以说， 上海起到了一种能够与

日本的现实相对比的 “装置” 的作用［４]１０。
梦想着 “脱离日本” 的人将上海视为 “避

难所” 或者 “乐园”。 进入 ２０ 世纪以后， 日本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国家， 随之而来的日本社

会的倦怠感扩大了上海的这一意义。 也不妨可以

认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 “上海事变”
（亦称 “八一三” 事变） 以后日本对上海的独

霸。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后半期的日本社会经受着战后不景气的折磨， 在

这样的社会上仍然盛行着 “要不还是去上海试

一试” ［５]１３的半自嘲式的对话。
金子光晴或许可以说是近代日本逃避型上海

体验中最为典型的人物。 不可否认的是， 成行于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的金子光晴访沪带有作家逃离无产

阶级文学开始抬头的日本文学界而亡命的一面，
但是， 他外出游历期间， 其夫人森三千代出现外

遇的问题以及为解决生活困苦而表现出来的个人

逃避更为强烈一些。 从这一点来看， 他的上海行

与在大言论社资助下以准公派资格前往上海的文

人， 或者为发掘创作题材而去上海的文人形成了

鲜明对照。
然而， 金子光晴 “没有任何计划， 也不抱

任何希望， 仅只为了远离日本” ［４]而渡海抵达上

海， 那里有着与日本 “截然不同的伦理道德”。
在那里， 金子光晴感到 “前面挡住去路的墙壁

坍塌了， 墙上出现了一个窟窿， 外面的空气一下

子涌进来， 那份带劲儿的解放感” ［６]６８。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当金子光晴拖着一个旅行

箱、 两只手提箱抵达上海时， 因为夫人的外遇和

生活困苦等个人危机， 看不到作为一位诗人的未

来， 困扰重重， 如同中野孝次所描述的正陷入

“在完人意义上，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穷途末

路” ［６]２９３。 上海以 “敞开生疥癣后落下疮痂的巨

大胸怀” ［６]１４４迎接了这种状态下的金子光晴夫妇。

金子光晴是这样表达他当时所感受到的上海魅

力的：
阴谋、 鸦片和卖春的上海混杂着大蒜、 菜

油、 煎药以及腐烂物等磨人的味道， 无法用言语

形容的体臭充斥其间， 这令人难以忘却的味道的

魅力把人抓住不放，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我

们即使回到日本， 短时间内也不能从那时的氛围

中摆脱出来［６]６９。
这样的上海描写很容易让人一下子想到对暗

黑的上海表现出偏执性喜爱的村松梢风的 《魔
都》， 不过， 在金子光晴的上海论当中无论从什

么意义上来看都找不到异国趣味， 或者 “文明

和野蛮” “先进与落后” 之类的二分法思考方

式。 他由上海那里获得的 “解放感” 是从所有

意识形态和人际关系中解脱出来的， 就是一种无

政府状态给他带来的平安快乐的感觉。 身处穷途

末路的金子光晴勇敢地只身 “逃离日本”， 他在

“无政府主义乡村” 上海品尝到解放的快感， 并

逐渐被其魅力所征服。 金子光晴感受到了变化，
他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体内长出了

白色的根”， 它 “钻入 （上海） 石阶的缝隙中

去， 渐渐无法动弹”。 究其原因， 金子光晴认为

在于自身 “先天的无政府主义” ［６]１９３ － １９５气质。 上

海人的生活 “是一种顽强而倔强的利己主义者

和乐天派， 不会对未来的重大规 划 感 到 发

愁” ［７]２４， 金子光晴把自身的处境投射到了上海

人的这种生活境界上。 在金子光晴看来， 上海的

苦力们正是象征性地体现上海人作为利己主义者

或无政府主义者生活的存在。
任何国家的失业者、 流浪者也不会遭遇到如

此难以想象的程度被孤立和个人化。 任何国家的

劳动者也不会遭遇到连牛马也不如的早晚奴役，
而习以为常地带着牛马一样的禀赋去劳作。 完全

杂七杂八。 即使他们也有出于利己主义防卫而建

立的琐碎集团， 但是， 什么样的社会组织 － 国家

或结社之类组织的力量一点也帮不上忙。 他们是

纯粹的虚无主义者。 他们降临人世间， 就只是在

不可计数的死人当中熬过饥饿、 传染病和严寒酷

暑， 最终活下来的一个人。 更甚于此的是他们随

时都处于饥饿当中。 他们深陷于无可复加的非自

然贫富差距当中， 充当了英国侵略主义的末梢部

分， 摆脱不了终身不见天日的命运［７]７５。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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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光晴如此表述道， “我们觉悟到了在日

本内地时始终无法感受到的 ‘我一个人’ 的事

实。 只我一个人……自身完全成为自身的中

心” ［７]７６。 金子光晴从苦力身上获得的这种视线，
如同泷本和成所指出的一样， “与其说是人道主

义的视点， 不如说是从他们那里 （发现了） 人

要活下去的残酷性” ［５]， 并且把自身的现实重叠

到了这些苦力的生活上。 他看到连 “很早便敞

开心扉交流的” 郁达夫等知识人也把苦力当作

“像狗一样要撵走” 的对象。 这种态度给他带来

冲击， 这是所谓 “东方人的半开” ［６]１５２ 的批判在

顽强而倔强的利己主义同质感上的代表。
上海是利己主义者火热的生活空间， 在那里

不能从任何组织或者团体得到保护， 每日苟且偷

生，“就像说的那样啃噬着自己的生命过活” ［６]１５１。
金子光晴认为 “再没有像 （上海） 这样日子好

过、 心情也舒适的地方了” ［６]１９４。 对于有着这样

认识的金子光晴而言， 他发现 “文明对野蛮”
或者 “先进对落后” 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 正是这一点才是金子光晴区别于同时代其

他上海访问者的决定性的界线。
金子光晴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 １８９５

年， 小学时经历了日俄战争， 中学时遭遇第一次

世界大战， 如其所言是与明治国家一同成长起来

的那代人中的一员。 金子光晴在童年亲眼目睹了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鄙视， 感受到受帝国膨胀而狂

热起来的日本的风气。 在 “青春期， 最初的自

我形成的时期受大正德莫克拉西的影响” “骨子

里接受了不把善看成善， 不把恶视为恶的怀疑思

想” ， 成为了 “把善恶原样算作良心的人类的一

份子” ［６]１０３。 明治社会认同 “所谓人就是日本人

的同义词”， 金子光晴对此产生违和感， 他将其

改头换面为 “嫌恶日本人的日本人”。 金子光晴

“抱定托付生死的决心而投身” ［６]１４４上海， 在那里

他获得了透彻的利己主义视点。 这以后， 金子光

晴从这一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 控诉东南亚的现

实， 批判近代文明。

三、 遍历东南亚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 金子光晴从上海出发前往香

港， 同年 １２ 月在新加坡登上驶向马赛的游轮，

在此期间他遍历东南亚各处。 整个旅程包括新加

坡、 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三宝珑和马来半岛

全境， 之后再回到新加坡。 以后在他返回日本的

途中， 再次用了 ４ 个月的时间在马来半岛旅行，
最后于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抵达日本神户。

金子光晴游历东南亚最主要的目的是攒到赴

欧的旅费。 尽管这样， 他在东南亚所看到和感受

到的现实带来对近代西欧文明的新认识， 使他成

为重生的诗人。 金子光晴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马

六甲街景：
从广东或者福建来的华侨， 马来、 爪哇、 苏

门答腊等地的原住民， 以及身体细长的印度人等

在大街上穿梭往来， 摩肩擦踵， 汗淋淋的肩膀和

手臂， 汗液里沤着恶臭。 洋车 （译者注： 人力

车） 用长长的棍棒毫不留情地扒开人群， 在其

间飞奔。 长鸣着警笛粗暴开车的是那些有地的土

豪， 或者脸庞泛红而又倨傲的欧洲旅行者， 还有

看上去像是带着狐狸面具一样眼角上提、 心怀诡

计的日本旦那 （译者注： 带有 “主子、 老爷”
的意思， 当时东南亚对经营种植园或者矿山的日

本人的称呼）。 从葡萄牙开始， 再到荷兰、 英

国， 就算世上变天了， 也不过是行径越来越大胆

而已。 原来有着主人面孔的支那人把土地和房子

置于优先考虑的对象， 原住民则没有栖身之地。
原住民和印度劳动者在冷夜的沥青地上衣不遮体

地熬过长夜［８]２０６。
在东南亚流浪， 金子光晴目睹到的是作为统

治者君临殖民地的文明国度， 以及受欺压呻吟着

的原住民社会。 “虚张声势而又狡猾的英国人”
在马来半岛 “犯下的罪恶擢发难数” ［９]１１１。 荷兰

人 “横霸” 爪哇， 在他们的 “高压强制” 下，
“爪哇人的筋骨” ［６]２８４都被累断了。

在榨取原住民社会这一点上， 金子光晴的祖

国日本也不例外。 森波浪 （ Ｓｅｍｂｒｏｎｇ） 江两岸

散落着橡胶农场， 那里的 “旦那” 们 “在漆黑

的凌晨， 天还没亮就起来到浓雾笼罩的橡胶园巡

视一圈”，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就 “读读书、 打打

网球、 捉捉麻雀， 游手好闲地” ［９]２３ 打发日子。
橡胶农场就像是一个享有 “治外法权” 的空间，
“有钱有枪” 的 “旦那” 们在那里就是 “王

侯”， 是 “神” ［７]１６２ － １６３。 金子光晴从这些东南亚

的现实中解读出了日本 “东洋鬼” （当时汉语圈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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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使用的对日本人的蔑称， 其中就有 “日本

鬼子”。 金子光晴将其用来作为对日本人的自

称） 的嘴脸和近代西欧文明的伪善。 没过多久，
他一面直视 “眼前因榨取和强制劳动而疲敝的

人类样品”， 一面重读 “马克斯·施蒂纳 （Ｍａｘ
Ｓｔｉｒｎｅｒ）， 熟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８]， 这些都是

顺理成章的。 也正是在这时， 诗再次 “回归”
金子光晴。

金子光晴很早就追随法国抒情诗的唯美主义

传统开始从事诗歌创作， 而上海利己主义者火热

的生活现场和东南亚帝国主义横行压榨的社会经

验， 促使他脱胎换骨成为新的诗人。 日后， 他对

自己 的 早 期 作 品 所 做 出 的 评 价 “ 难 以 重

读” ［１０]１２２， 并不是单纯表达 “谦虚” 的修辞， 而

是带有与前后诗歌世界截然不同的意义。 发表于

１９３５ 年的 《鲛》 是这样揭露西欧文明实体的：
海上的鲛， ／ 肆意滑水浮游。 ……鲛， 并不

猛然大咬一口。 ／ 这是肚子饱啦。 ／ ／ 这些家伙的

肚子里塞满了人， 以至于都冒了出来。 ／ 消化好

了， 圆鼓鼓裂开的一只手臂， ／ 咔嚓咬断的大腿

根， ／ 像小枕头似的躯体。 ／ 鲛现在， “什么也不

需要”， 眼睛眯成一条缝， ／ 连连打着瞌睡。 ／ ／
超越想象的斗鸡眼。 隐忍而又残忍的家伙。 ／ 鲛
聚集在马拉卡南宫 （Ｍａｌａｃａｎａｎｇ） 丹戎不碌港

（ ｔａｎｊｕｎｇｐｒｉｏｋ） 的白色防波堤外。 ……鲛。 ／ 这
家伙没心脏地在世上阔步， 惨无人道的混蛋。 ／ ／
我们为了得到基督徒和香料来到这里。 ／ 达·伽

马 （Ｖａｓｃｏ ｄａ Ｇａｍａ） 从印度登陆时说过这句

话， ／ 我们为了得到奴隶和掠夺来到这里。 ／ 这样

说也行。 ／ 简·皮特斯佐恩·科恩 （ Ｊａｎ Ｐｉｅｔ⁃
ｅｒｓｚｏｏｎ Ｃｏｅｎ） 在巴达维亚修建炮楼 ／ 史丹福·莱

佛士爵士 （Ｓｉｒ Ｓｔａｍｆｏｒｄ Ｒａｆｆｌｅｓ） 钳制住新加坡的

关门， 为扭断暹罗、 日本和中国的手而建立了牙

城。 ……这些家伙们异口同声地说。 ／ 是友情，
是和平， 是爱社会。 ／ 这些家伙随后出来结成纵

队。 ／ 那是法律。 是舆论。 是人的价值。 ／ 该死

的！ 所以我们又被一缕一缕地撕碎了［１１]１４５ － １６４。
这篇作品再度收入 １９３７ 年日本人民社出版

的诗集 《鲛》 当中。 在该书的 《序文》 里， 金

子光晴证实是在 “南洋旅行中” 完成 《鲛》 的，
并且阐明 “除了实在是令人愤怒至极的事、 想

表达轻蔑或者有想嘲弄的事情以外， 以后不再从

事诗歌创作活动” ［１１]１１０。 把这句话倒过来琢磨一

下， 可以反过来证实金子光晴对于文明国度在东

南亚的伪善和暴力是多么的愤怒。
１９３０ 年， 时隔 １０ 年金子光晴再次到访巴

黎。 然而， 他却 “不由自主地冒出疑问 ‘这一

文明到底是什么’， 巴黎弥散着往日看不到的虚

无感” ［１２]２０５。 “西方” 作为 “明亮自由的另一个

世界” ［１０]３７， 曾一度是日本社会闭塞性的参照点，
也是憧憬的对象。 不过， 金子光晴目睹了文明国

度榨取和伪善的现实情形， 在他看来巴黎不再是

“花都”。 金子光晴已经看到了 “英国在海峡殖

民地和印度对当地人的压榨以及荷兰政府在爪哇

长期施行强制劳动的历史”。 他 “无法原封不动

地从表面上接受” 文明国度所标榜的 “ 正

义” ［１０]１９２。 他第二次到访巴黎唯一的收获只是

“弄清楚了一个事实， 即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没

有我的故乡” ［１２]２１０。
巴黎不是一个做美梦的地方。 安息吧， 巴

黎。 在睡梦中， 如果像蜷曲着身体的狗一样睡

着， 这样就够了［１２]２６３。
金子光晴以这样的方式向巴黎作了诀别宣

言， 之后以 “异邦人” ［１３]１０７的方式度日。

四、 结　 语

在近代日本， 上海是 “西方” 和半殖民地

中国共存的二重体验空间。 整饬的城市设施和华

丽的殖民地特色建筑物是近代都市上海的象征，
而同时并存的鸦片窟和卖淫窑子则暴露出中国旧

社会阴暗且沉重的现实。 上海的这种二重状况，
反过来说， 也是 “自由” 从上海生发出来的基

础。 在国际性租界城市， 上海尽管受到国民党的

高压钳制， 自由还是存在的。 这自由就是因为上

海被列强瓜分占领的现实， 即这里是帝国主义矛

盾巨大的结点， 所以产生出带有矛盾性的自由。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们集合在国民

党势力够不到的租界， 这就是因为列强瓜分割据

格局下悖论式诞生的自由在上海仍然存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开始的日本文化人到访上海的热

潮， 其成因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海所具备的

矛盾自由。 金子光晴出于作家的使命和个人生活

的困苦而决然逃离日本， 在上海他一方面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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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交流， 另一方面从日复一日

从事体力劳动的底层民众生活中获得彻底的利己

主义视点。 此后金子光晴展开的对近代文明的批

判就是以这些生活者视点为基础的思考。 金子光

晴思想的经历由上海出发， 可以作为帝国主义矛

盾下诞生的租界城市也开放了 “脱帝国主义”
可能性之空间的一个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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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ａｖｅ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ｎｅｗ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Ｋａｎｅｋｏ Ｍｉｔｓｕｈａｒ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ｉｔｙ；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责任编辑　 陈蒙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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